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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老家大段河畔过年，除夕夜，我总是独自绕到老宅后身，透过黑黢黢的夜
色，久久凝望大段河北岸那个灯火点点的小屯。我耐心等待来自那里的声音，当小
屯辞旧迎新的爆竹声劈劈啪啪爆豆一样点亮夜空时，我几乎站不住脚了，看着、听
着、走着，眼泪不知不觉爬满了脸庞。

与这个小屯的情结，源于我的父亲。
其实在我心里，早已把这个可亲可爱的村庄纳入了我故乡的视野。
这个叫张木斯的无名小屯，它就在我的家乡大段河的北岸，最远不过5里路，

家乡在南岗上，那个小屯就在北岗上。彼此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村里长着几棵
大树，牛羊的出出入入，都一目了然。

清晨，早起的人，隔河相望，能听到那个小屯牛羊的叫声和放牧人的吆
喝声……除夕之夜，张木斯小屯燃放鞭炮的时间，总是晚于我们屯大半个点，也就
是在我们屯接财神的鞭炮声渐渐平静时，才传来张木斯小屯那一阵阵此起彼伏的
爆竹声……

那时，我常想这两个屯是血脉相连的。两个屯中间有条不深不浅的大段河，夏

季水草茂盛，飞鸟长鸣。
在那白亮亮的河水和绿油油的蒿草中，偶有农人骑马，水花四溅的从南岸跑到

北岸去，或三两个半大孩子摆着小渔船，撒着渔网，从北划向南来。河水干涸时，就
有条弯曲的土道把两个村子紧紧相连。

真正认识张木斯这个小屯，是我十几岁时。那时，父母常赶着车，带我们到张木
斯屯北侧的草场打拾柴火。有几回中午没带饭，父亲带我们到张木斯屯他朋友家吃
饭。那个人叫王福，我们叫他王叔。他长着一双大眼睛，脸膛黑黑的，是当时的小队
会计，原与爸爸是同行。

他全家人待我们非常热情，记得在他家吃过两次饭，主食都是白面饼，那年代
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细粮，我每次都吃好几张，王婶那饼烙得实在是太可口了，薄薄
的层、黄黄的油、香香的味，现在想起来依然是那么美味无穷。

在这个小屯，父亲还有一位至交，名叫张洪林，我们叫张叔。这个人长得很
单薄，说话快但并不流利，我们也在他家吃过饭，但不是白面饼。记得有一次，
刮很大的风，张叔骑自行车来我家做客，母亲总和他开玩笑，说他是家雀骨头，
可别让大风刮跑了。

那天他在我家吃中午饭，我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他放在房山的自行车，在院外
村边开始练骑车。在几个伙伴的帮助下，摔了无数次跟头的我，借风力和人力终于
学会了骑自行车，可我把车脚镫子给摔掉了一个，怕大人骂，也没敢声张。

张叔喝完酒，醉熏熏地推起自行车走出院子。在北道，我发现他一上车一下蹬
空了，脚镫子啪的掉在地上，他也跟着栽倒下去。张叔爬起来捡起脚镫子，拍打几下

身上的尘土，推车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夜色中……
我和几个小伙伴躲在墙头后面，捂着嘴笑个不停。
那时，我父亲由于工作认真，得罪了村干部，大队会计一职被拿下，不适农活的

他放下“铁算盘”，拿起了沉重的铁锨，8口之家生活极度贫困。不管从事业上还是
家庭生活上，都是人生的最低谷。别说朋友，就连直近亲属也都无影无踪了。常来我
家做客的人就是张木斯屯的王叔和张叔。每次来，他们都唠得很投机、很亲热，天不
黑他们是不会回家的。有时喝多了，干脆就推着自行车或步行回去。

人遇难时，有朋友来与你推心置腹的交流，该是一大幸福。父亲闲着的时候，也
常去张木斯屯，会会莫逆之交的王叔和张叔。

后来，我长大了，上学、进城工作。但每次回到家乡，我都向父亲打听两位叔叔
的情况。但噩耗先后传来，30年前，体弱多病的张叔病故了；20年前，身体健壮的王
叔也因患脑溢血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每每回家过年时，除夕之夜，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站在屋外聆听张木斯屯传来
的鞭炮声。果真如此，还是迟半个时辰，那不绝于耳的爆竹声才开锅一样响起，
久久地响起。每一个节奏、每一个炸响、每一串长鸣，对我来说都是那样的熟
悉、那样的亲切、那样的快慰。

此时此景，那村庄和两位叔叔的模样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30年后，当了记者的我，有幸来到张木斯屯采访一名考入哈工大的大学

生，是我主动来的，因为这个小屯对我有恩。我用摄像机拍摄了这个古老的小
屯，拍摄了这个培养出两名大学生的清贫之家，并主动联系社会各界向这个贫困
之家伸出温暖的手，献上真挚的爱。

这个小屯走进了电视荧屏，我心潮澎湃，又想起了王叔家那可口的白面
饼……

那年春天，听说王叔的孙女结婚，我不请自到去这个小屯喝喜酒。见到城里
的记者，这个小屯乃至王叔的儿子都有些吃惊，我握紧王叔儿子的手说：“当
年，你爸和我爸是知心朋友！”他点着头，依然惊喜得有些不解。好酒好菜一道道往
上端，天虽冷，可我喝得浑身发热。开席之前，我还把一杯酒撒在地上，默默地祭奠
已故去的王叔和张叔，还有这个有恩于我的村庄。

村庄还是那个村庄，草原还是那片草原。虽说时光过去了半个世纪，可两位叔
叔的音容笑貌依然萦绕在我的眼前。特别是王叔家的白面饼，还有张叔的自行车。

如今，我的父母都被一年接一年的爆竹声赶老了，也陆续去了天堂，他们相聚
在那里，还会是同欢喜、共患难的知心朋友吧！

每年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我都虔诚地等待、聆听来自大段河北岸那个小
屯的爆竹声……

年是悄悄来的
母亲期盼的眼神
从日出到落西山
变成满天的星斗在闪
父亲长长的牵挂
山环水 水绕山
变成直泻的银河落心田
城里霓虹璀璨
大街小巷摆满年货小摊
乡村年糕粘着蜜枣的甜
杀年猪成了过年的第一道大餐

年是喧嚣而来的
列车加密
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
从南往北 由北往南 摩肩接踵
洋溢的笑脸驱走三九严寒
大包小裹拎着孝心一片
都只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
回家过年

回家过年
家和故乡是最甜蜜的牵绊
思念的暗流总是无法承载
爱的渡船
家是我们成长的摇篮
一声乳名足以消散在外漂泊的苦
辣酸甜
家是圆周的那个点
无论多远也走不出那个圈圈
家是风筝的那根线
不管飞多高 总是牢牢地攥在它手
里边

年是我国最盛大的一个节日
不分民族不分地域
任时光流转
千百年来年俗年味亘古未变
红是年的色彩
红彤彤的对联贴门两边
红福字端坐在正中间
红灯笼把美好的祈盼高高悬
红窗花是最美的画卷
红脸庞是心底的微笑
红衣裳是节日的同款
红腰带把福禄系在腰间
红袜子穿脚上

走出好运连连
红驱灾避邪在我们的习俗里根深
蒂固
护佑我们吉祥平安
还没迈进家门槛
这浓浓的节日氛围就那么叫人梦
绕魂牵

回到家里
不是有多丰盛的年夜饭
而是吃出妈妈的味道 故乡的温暖
不是有多丰厚的压岁钱
而是乐享儿孙绕膝 老少同欢
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盘点去年的收获
畅谈明年的打算
是举起酒杯咽下的醇香
是爆竹炸响喜悦的弥散
是烟花耀眼绽开的绚烂
是走亲访友递增的情感
年味淡淡
年味悠远

这一天笑声在笑声中传递
这一天祝福在祝福里蔓延
这一天心情在心情里陶醉
这一天欢歌在欢歌里回旋
忘了年龄
忘了时间
忘了痛苦
忘了忧烦
就像童真的孩子一样天真烂漫
如果我们都能把每一天过成年
像今天一样多些慈悲感恩
包容与奉献
那么生活一定回赠我们
365个不一样的幸福与温暖

春雷由远及近
春风乍暖还寒
耸了耸肩膀又挑起了重担
年就是上足了劲儿的发条
沸腾的血液像过电一般
激活全身每一个细胞潜藏的能量

迎着喷薄的旭日阳光
大步流星地走向明天

回 家 过 年回 家 过 年
□刘红英

快到东南晌了，土匪的多次进攻除
了死伤十几个人外，一无所获。几个大
绺子的匪首找到了王宾，提出是不是该
撤了，打这么长时间，要是县里的保安
大队赶过来，咱们可就都玩完了。王
宾听罢大笑一声说：“你们就把心放在
肚子里吧，我在县里安排的眼线昨天
就送来了信，县保安大队昨天下午开
到了什花道东边去了，我算计了，等
区中队送到信他们再赶回来，最快也
得5个点，你们打了这么半天，我仔
细听了，这大院里也就五六支枪。咱
们号称300多人的队伍，拿不下一个
五六个人守着的院子，还有脸说撤？一
个人拿一个烧火棍也该捅下来了吧？我
还是那句话，谁要想开溜动摇了军心，
我王宾就先灭了他。”

区政府的大院里，看着太阳越升
越高，张区长的心情也越来越凝重。

按着时间算，这个时候县大队的援兵
也该赶过来了，他知道一定是情况发
生了变化。他告诉张海马上通知同志
们，要节省子弹和手榴弹，做好长时
间作战的准备。

土匪又开始攻击了。这次只是趴
在地上打着枪，虚张声势地喊着骂
着，谁也不肯先走一步。张区长在大
墙上的观察孔看着，他知道敌人有些
动摇了，谁也不肯卖命了。这个时候
只要能够击毙一个匪首，这个绺子就
会溃败，这群土匪就可能发生连锁反
应。

张八路你听着，你要是个小子你
就露露头，让爷们看看！

张山东子，真他妈没尿，是你爹
揍的你露露头！外面的土匪扯着长声
齐声喊着、叫骂着。

“爷我这就起身看看你们，就怕你
们没那好枪法，沾不着你张爷的一根
汗毛！”张区长回敬着。

一颗手榴弹从墙里扔了出来了，

轰的一声炸了，烟尘还没散尽，墙里
的人露出了半个头，一阵排子枪从对
面的民房上打了过来，墙里的人迎面
倒下了。

打中了！打中了！外面的土匪跳
了起来，狂呼乱喊着，一窝蜂地朝西
北角涌来。

几颗冒着白烟的手榴弹从墙里飞
了出来，随着连续的爆炸声，土匪们
扔下了几具尸体，哭喊着、叫骂着，
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

在一旁的张海看得真切，刚才土
匪叫骂时，张区长扔出了一颗手榴
弹，趁着烟尘还没散，他摘下了自己
的帽子，用枪托顶着帽子慢慢地伸了
出去，土匪的排子枪响后，张区长迅
速的把枪把向后一甩，外面的土匪以
为真的打中了，又一次吃了大亏。

王宾此时正在一家民房的院子里

焦躁地来回走着。他思索着，区政府
院里难道只有张八路领着几个春天还
在种地的穷小子守着？凭着多年的经
验，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错。可
就凭这么几个人，让一支300多人的
队伍打了3个多钟头都攻不下来？这
张八路是共产党，共产党我了解，他
们不怕死，可那几个庄稼人呢？只有
两三个月的功夫，他们这能耐、这股
精神是哪来的、谁给的?他有点琢磨不
透。王宾长叹了一口气，抬起脸看看
东南边的太阳，最后，把眼睛盯在了
远方的几棵老柳树上。

王宾喊过来长久，让他安排几个
弟兄，挑一个瘦小的，爬上那棵最高
的老柳树。

“往院里打枪啊，够不上吧。”长
久不解地问。

让他带上我的望远镜，往区政府
大院的西北角仔细看看，看到啥随时
让树下的兄弟跑回来告诉我。

（待 续）

大段河北岸的爆竹声
□丁 利

我童年时，在过年的气氛中，年画红红火火地贴在
墙上，就像门窗上的那些对联挂钱，也在我心底贴下了
一份喜悦、一份幸福。那是一种透着温暖的感动、一种
不觉流逝的祈盼。

每到腊月，小孩子们就盼年。在过去那样朴素的年
代，过年，有着不可抗拒的诱惑。年前的几天，有几项重
要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买年画。那时农村还有供销
社，各种各样的年画就挂在屋里，我们兴奋地逐一看去，
挑选喜欢的。现在想来，那时的年画也很简单朴素，都
是年年有余等吉祥喜庆的。而我们最喜欢的，却是那种
带有故事的成套的年画，像什么《穆桂英挂帅》《呼延庆
打擂》等，画得好，里面的故事也好。

过年的那一天，才起早张贴对联、挂钱、年画什么
的。墙上贴了一年的旧年画，此刻终于走到了尽头。我
们常常为哪张画应该贴哪儿而争论，一般炕头的墙上，
都是那些最典型的吉祥如意，或者娃娃抱鲤鱼，或者老
寿星捧聚宝盆。年画一贴上，屋里立刻就亮堂起来。那
时的年画都是很普通的纸印制，西面的墙上，通常贴一
些风景类的，看着很赏心悦目。

而小屋里，墙上都是那些我们最喜欢的画了，除了
那些带故事的，还有一些人物的，许多东西都是从那时
在心里生根的。印象最深的是一套《红楼梦》十二金钗
的年画，每3人一幅，共4幅。那时我就总问姐姐，这些
人都是谁，姐姐就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我后来爱上《红
楼梦》，与那些年画有着极大的关系。

有一年去叔叔家拜年，在他家墙上看到一幅年画，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幅画
叫《三打白骨精》，金色的美猴王威风凛凛，高举金箍棒，而白骨精画得很恐怖。这个故
事早就知道，可是从画上看，却有着另一种感觉。而堂弟和堂妹还小，追着问我那是什
么故事，于是我大讲特讲，很有成就感。还有《大闹天宫》等，那个深受大家喜欢的美猴
王，曾经热闹了无数个新年。

另外还有一些十二生肖的年画，新的一年是什么年，在画里就会体现出来，只是
从记事起，还没来得及在年画中看尽那12个动物，人就已经慢慢长大，失去了最初
的欣喜心境。

那个时候，甚至会在纸上照着那些年画去画，虽然画得乱些，心里却充满欢乐。姐
姐画得最好，有一个大本子，都是她画过的年画，每一年的都有。只是再也找不到那个
本子了，如果在几十年后，翻看曾经的本子，心里该是怎样的沧桑透着幸福。

随着年的过去，外面的对联福字挂钱，由于经风经雪，日晒雨淋，渐渐地失去了颜
色，慢慢地零落。而屋里墙上的年画，却还在散发着生机。虽然它们也在慢慢地陈旧，
可是依然时时吸引着我的目光。一看到它们，就会回想起过年时的热闹与幸福，就会盼
着又一个新年早早到来。就像现在的我，一想起那些年画，就想着能回到过去的时光
里，回到过去的无忧心境，用心去过每一个年。

现在的城里，过年时极少有贴年画的，不知乡下是不是这样。只是我想，如果依
然贴年画，也必然不再是过去的种种。那些古老的年画同古老的岁月一起远去，可是
在我心底、在我的生命中，那些曾经鲜活的、曾经陶醉的、曾经流连的，却永远不会
褪色，我永远眷恋年画！

苍天举杯
喜迎华夏春节又轮回
环球翩翩舞
星辰争相来贺岁
大地举杯
骄傲中华文化美之最
传承五千载
缤纷灿烂永瑰玮

太阳举杯
欢庆神州崛起再腾飞
富强当今殊
地球村里惊艳美
月亮举杯
美酒敬献英烈与先辈
饮水勿忘源
没有他们能有谁

江海举杯
自豪钢铁长城傲雄威
有其坚护守
太平盛世耀春辉
山川举杯
祈盼信仰追求速回归
灵魂无精神
民族堕落国必毁
大家举杯
祝愿快乐幸福形影随
唯有体康健
生活方能有滋味
你我举杯
红尘滚滚缘情太宝贵
珍惜继光大
地老天荒终不悔

举 杯
□田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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